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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寻找娇艳，
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李花，

火红的杜鹃花，金黄的油菜花，
还有花间飞舞的蜂蝶，花丛中欢笑的容颜，

都是我镜头里的美好。

夏天，我寻找绿荫，
枝叶繁茂的大树，密不透风的竹林，

郁郁葱葱的山道，绿荫绿荫的瓜藤架，
还有绿叶下栖息的知了，绿荫下叮铃的山泉，

都是我镜头里的惬意。

秋天，我寻找绚丽，
红红的枫叶，黄黄的杏叶，
五彩的果园，斑斓的山色，

还有沉甸甸的稻穗，丰收的笑容，
都是我镜头里漂亮的油画。

冬天，我寻找新嫩，
盆景里的新芽，绿化带上的新枝，
田野里的嫩草，菜畦里的嫩叶，
还有山间野树上隐现的花芽，
都是我镜头里微微的春意。

一年四季，我都在寻找，寻找着大自然中的美好，
一年四季，我都在释放，释放着心中的好奇与期盼，
一年四季，我都在珍藏，珍藏着生活的美好与惬意。

写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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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谣

最情时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有一句
广为流传的名言：“人是很麻烦的。”这是
一句大实话。

水，最容易消失在水中;人，最容易
消失在人群里。 一滴水清晰可见，但是，当它融
入水中，你还能找到那滴水在哪里吗？ 同样，你
是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有自我的人，如果迫切
希望被别人接纳，渴望合群，常常也会磨掉自己
的棱角， 隐藏自己的个性， 屏蔽自己内心的声
音。 马克·吐温说：“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
所暴露给世人的只是修剪过的、洒过香水的、精
心美容过的公开意见， 而把我私底下的意见谨
慎小心地、聪明地遮盖了起来。”因为，只有当你
变得与人群中的其他人没有多大区别的时候，

这个群体才会接纳你。
人们总是喜欢接纳与自己相同的人，排

斥与自己不同的人。 人们渴望被什么样的人
群接纳，就容易变成什么样的人。 需要警惕的
是， 渴望被人群接纳的心理常常会让我们削
尖脑袋，扭曲自己的个性，甚至做出违心的事
情。 最后，我们虽然被人群接纳了，但自我却
消失了。

一个人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 这是一个
“人”。 很多人聚集在一个社交场合，推杯换盏，
彬彬有礼地交谈，这就是“人群”。这之间有什么

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走在乡
间小路上的人， 他不用在乎别人的看
法和目光， 不用考虑自己的姿态和着
装。 他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想怎么
走就怎么走。 而在社交场合交谈的人，

特别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 很在乎自己给别人
留下的印象，他会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按照
别人喜欢的方式行动。

正如张爱玲说的那样：“装扮得很像样的
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
就是社交。 ”人需要社交，但不需要把自己的整
个人生都变成社交。 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乎
每个人的感受和想法， 在乎每个人的议论和评
价，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自我的空间，忽视自己
的感受，泯灭自己的思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人最容易迷失的地方是人群
□ 廖之坤

立春之后，春便隐约而来了。 雨
水过后，春的韵味越来越浓了。

几阵春雷，几番风雨，山色亮起
来了，小河的水涨起来了，河堤的柳
绿起来了。 村前的杏花开了，寨后的
桃花红了，田地的油菜花黄了，院落
的梨花芬芳起来了。 姹紫嫣红的花丛
中，翩翩的蝶儿嬉戏起来了，辛勤的
蜂儿忙碌起来了。

风雨潇潇的原野，绿肥田的牛鞭
又响起来了。 在这世代耕耘的泥土
上，栉风沐雨的老农披蓑戴笠，绾着
浆满泥泞的裤腿，一手操着牛鞭攥住
牛绳， 一手握着不断前行的犁把，双
脚踩着犁铧深翻的一犁犁泥坨，一路
躬耕，一路吆喝。 在这倾注着农民的
血与汗的沃壤上，在这种植着农民的
心与情的泥土上，在这播撒着农民的
祈与盼的田野上，农民又劲头十足地
开始耕整秧田，悉心地播种秧谷了。

在春雷的召唤下，在老农的吆喝
中， 廋于田野沉眠了一冬的青蛙，忙
睁开惺忪之眼， 跳起春天的舞步，哼
起春天的旋律，纵情高歌起来了。 栖
身水草深穴的鱼儿，亦情不自禁地喜
迎着春波嬉逐起来了。 蛰伏泥泞的泥
鳅，也不由洑动起来了。 泥鳅一洑动，
乡村的夜晚便热闹起来了。 那星星点
点照泥鳅、照黄鳝的火灯笼又旺起来
了。 在夜以继日的蛙声中，一年一度
的春社节又到了。 此时的原野，繁茂
的社蒿菜都疯长了起来。 江南的山
乡，村村寨寨又开始煮社饭了。

阳春三月， 在这社饭馨香的时
节，在这百花盛开的时节，在这播种
希望的时节，江南乡村，家家户户都
要种植一些瓜菜。 在宅前院后的旮旯
地，田坎沙塆的角落，挖些坑囤积凼
肥， 并在所囤积的凼肥之上培好沃
土。 而后，在这一堆堆沤着凼肥的沃
壤里分头种上南瓜、 冬瓜、 苦瓜、黄
瓜、丝瓜……

春分之际，大自然渐渐都换上了
春装。 田野里播撒的秧谷，在这春暖
花开之时破胸萌芽了。 孕育在沃壤怀
中的瓜种也迫不及待地撑开籽壳破
土而出，欣然地投身于春光明媚的新
天地。 在春雨的滋润下，蔸蔸婷婷的
瓜苗兄弟与其植被幼苗姐妹们，正沐
着春晖浴着春风茁壮成长。

盎然的春意，不仅催生了许多萌
芽的种子， 催壮了许多萌发的苗儿，
而且还催醒了几多生灵的梦幻，催出
了几多心灵的祈盼……

来城里工作几十年了，总还是觉得孤
独大于不孤独。 在老家的普通平房，邻里
之间“沾亲带故”，时常还有点你来我往。
而在这栋水泥钢筋的楼里， 门的背后，全
是陌生的脸。

那天的事情，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乡下的老表带他 6 岁的孙子来城里

看病，暂住我家。 一天，我突然发现原本在
客厅里看电视的小家伙不见了！ 正当我手
忙脚乱时， 往日紧闭的对门忽然打开了，
还探出一张陌生的面孔， 朝我笑着说，刚
才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你家的？ 真可爱啊。
我连连点头说，是的，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陌生面孔点了点头，说，我看见他上
楼了，我一直在门口，没有见他下来。

我谢过后，急忙上楼。

说实话， 这张朝我微笑的陌生面孔，
好像在一楼大门口偶尔碰到过， 不过，他
叫什么名字，住在几楼，我还真不晓得。 我
握着他有几分力量的手，随后介绍了自己
的名字，并回报他微微一笑。

我准备上一层楼去寻找。
随着我的脚步声响起， 我听见那张陌

生面孔的脚步声也在我身后响起， 他说陪
我一起上楼寻找。 三楼的两扇门几乎是同
时打开的。然后，门的后面同样探出两张陌
生的面孔看着我们问， 你们是不是在找一
个小男孩。我点点头，说，他现在在哪里？他
上楼了，说是要找爷爷，才敲我家的门。

小孩的行为，让我有些内疚。 我对他
们说，对不起！ 小孩子顽皮，打扰你们了。
“没事，没事。 ”那两张陌生面孔写满了热

情。 直到最后一层楼，我才看见乐得合不
拢嘴的小家伙，在和一位陌生而热情的老
太太吃零食。 老太太看到我站在门口，说，
你是小男孩的父亲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
是他表爷爷。 对不起，这孩子太调皮了，打
扰您老人家休息了。 没事，没事，我老太婆
整天待在家，早就无聊死了，巴不得你们
天天来敲我的门呢。

小家伙在我家住了几天，每天上下午
几乎都要跑到楼上楼下的邻居家玩一阵
子，我也会经常看到门内那一张张微笑着
的脸。

后来，小家伙回乡下了。 但我和邻居
们都有了来往， 特别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去敲他们的门。 而那本
不该封闭的心门也渐渐打开了。

门后的笑脸
湖南作家协会会员 李建军

我走近时才看清楚那个时而立时而俯身
查看麦苗长势的人是我的父亲。 爸， 我回来
了。父亲未作声，只点点头。“爸，回家吗？”“不
回，你回吧，你妈在家呢。”大概父亲自己也觉
得这样的回答太过生硬又说道，“我看看麦
苗。 ”然后便不再言语，沿着田垄上的小路向
前走去，我发现他的背比去年又驼了些。

在父亲眼里，麦苗儿难道比自己的儿子
还亲吗？

到村口时，我回首再望父亲，在天地之
间，麦苗儿随风起伏，形成浩荡的绿色幕布，
这搭就的村野舞台上， 父亲一个人成了主
角，唯一的主角。 父亲成了一棵会行走的树，
一棵会弯腰的树，一棵会和麦苗儿打情骂俏
的树。 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来，父亲是一个
铁骨铮铮的汉子，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汉
子竟苍老了，身形瘦羸了，岁月的沧桑全爬
到了脸上， 连说话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响亮。
这多少让我怅然若失，总想和父亲好好地说
会儿话，但总是寻不到合适的机会。

春风暖暖地吹着， 吹动了我视野里的一
切，变成幻动的画帧。 多想啊，父亲再回到年

轻，我坐在他的肩膀上，他驮着我，在田野间放
飞风筝，我与他一起飞奔，一起欢笑。那是很多
年前的事情了，而今却成为我记忆里最珍贵的
一幕，任时光流逝冲刷，依然清晰如初。我仿佛
看到父亲也在注视着我， 只因距离太过遥远，
而不甚明晰。 我与他互视彼此，用眼神交流着
彼此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语。 真心感谢春风，
愿它能将我的心事转述给我的父亲。

明媚的春光里， 村庄随同万物一起复
苏，而那最令父亲喜悦的，莫若麦苗儿长势
良好。 前些日子，又下了一场春雨，墒情丰
腴，今年的丰收大概已能掐算出来了。 父亲
当了一辈子农民， 和土地打了一生的交道，
他对大地的感情已经到了情深意浓的层界。

父亲还没有丝毫归来的意思，他总是喜
欢一个人在田野间闲步，他不是诗人，不会
写诗，更不会有闲情雅趣，不会善感愁情，他
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和他钟爱的粮食作物
们在一起，在这儿，没有世间的恩怨是非，没
有尘世的尔虞我诈；在这儿，可以安静地回
忆往昔，总结生活的得失。 春光里的父亲啊，
与草木为伴，便心如草木，逢春生发。

接近零点，公交车司机要下班了。 关了灯，停好
车，却发现最后那排坐着一个孩子，像是睡着了，可并
没有睡着。“孩子，你家大人呢？ 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
哪里？ ”司机问。 孩子一言不发。 带到警察那儿，孩子
还是一言不发。到了凌晨 2点，孩子才接过纸笔，写出
了姓名、地址以及大人的电话。

原来孩子是出生在国外的，父母目前仍在国外打
拼，把儿子送回来上学，跟着爷爷过。 9岁的孩子成绩
不错，只是不爱讲话，常常偷跑出来坐公交车，一坐就
坐到末班。

还有一件事比较喜剧化。一对小夫妻，都勤快，老
婆开了家小餐馆，老公开了个理发店，同在一条街上。
老公饿了，就跑到老婆店里。老婆见他来，随便端出一
碗什么，他就吃什么。

有一天，理发店来了个男客，理完发问老板：“你
跟那家小餐馆的老板娘是不是很熟？我看你常在那儿
用餐。”得到肯定答复后，男客取出一封信，让转交。男
人理发忙，也没多想，那天去吃晚饭时，把信交给了老
婆。 老婆在餐馆也忙，继续干活，到了餐馆关门，回家
睡觉前才拿出来看，看完哈哈大笑。

那人写的是：“老板娘，我觉得你人很好，但为什
么只是和你父母一起开店？ 如果你还没结婚，能不能
考虑我？ ”

老公这才想到，自己去老婆店里，两人从来不交流。
第二天就改变，一进餐馆，老公当即喊了一声：“老婆！ ”

世界拥挤，人满为患，想要清净好难，但人和人又
那么疏远，即使是在最亲的人之间。

寻找
醴陵市东富中学 李冬云

春光里的父亲
安徽省颍上县江口镇中心学校 祝宝玉

山乡春韵
怀化市麻阳县谭家寨中心校 张元和

拥挤和疏远
□莫小米


